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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大利亚乡村教师职前培养机制的背景、实施及启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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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：城乡教育发展差距是全球普遍问题。澳大利亚长期面临乡村衰败、师资匮乏与学生学业落后等挑战，在实践中形成

了系统化的乡村教师职前培养机制。该机制涵盖政策扶持、培养标准、课程设置、教学实践与评价体系等方面，成效显著。我国

可从中获得四点启示：注重乡村教师职前培养整体设计；在课程中融入乡村元素；将教学实践扩展至乡村地区；加强评价的多维

性与规范性，为建设“下得去、留得住、教得好”的乡村教师队伍提供借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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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 PISA结果，多数经合组织国家中，15岁低成就学生

在乡村和偏远地区人口中的比重远远高于城市地区。[1]澳大利

亚虽整体教育水平领先，但城乡差距显著。乡村教师队伍作为

乡村教育的第一资源和核心力量，对于促进乡村教育高质量发

展、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、提升广大人民福祉至关重要。[2]

为此，澳大利亚持续推进乡村教师职前培养改革。

1 澳大利亚乡村教师职前培养机制的背景

1.1乡村地区持续面临挑战

澳大利亚乡村地域广阔，但社区面临衰退与活力不足的问

题。乡村学校作为传统意义上乡村社区的心脏, 是乡村可持续

发展的必要前提。[3]乡村教师又是构成乡村学校的最重要因素

之一，澳大利亚乡村教师职前培养机制既有益于乡村教育发

展，也有利于乡村质量发展。

1.2乡村师资严重匮乏

澳大利亚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儿童在农村地区上学, 但是整

个农村教育情况并不乐观, 师资问题突出。澳大利亚乡村师资

匮乏体现为数量短缺与专业化水平低双重困境。一项调查显

示，全澳 39所大学中仅 11所开设乡村教育相关课程，且多为

选修课。[4]这导致毕业生赴乡村任教的意愿与适应性均显不足。

吸引并留住高素质教师，是乡村教育系统的主要挑战。

1.3乡村学生学业成就落后

澳大利亚国家评估数据显示，乡村地区学生在读写与计算

能力上普遍落后于城市同龄人，完成学业的比例也更低。[5]教

师专业水平不足、学校课程受限以及入学人数减少等因素相互

交织，形成了制约乡村学生发展的恶性循环，这一差距引发了

政府与社会的高度关注。

2 澳大利亚乡村教师职前培养机制的实施

2.1多层次的政策扶持

澳大利亚由于自身的地理位置和人口特点，极其重视乡村

教师的职前培养。澳大利亚政府主要借助于自身的行政力量，

对农村教师培养项目进行资金支持，以支持和鼓励项目的设计

和开展。[6]支持政策体系涵盖物质性、专业性与情感性三个维

度，旨在拓宽教师补充渠道、提升职业吸引力与专业素质。[7]

联邦政府设立了“澳大利亚农村教育奖”，表彰澳大利亚农村

教育的卓越表现。各州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扶持政策，形

成了多层次的激励网络。

2.2双向导向的培养标准

澳大利亚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教师专业标准，为乡村教师职

前培养提供了基础要求和特殊导向，体现了通用基础与乡村情

境相结合的双重逻辑。澳大利亚教学与学校学习研究所将教师

标准分为四个阶段，分别是毕业阶段、专家阶段、高成就阶段

以及领导阶段。其中毕业阶段的教师标准又分为专业知识、专

业实践以及专业参与。[8]针对乡村教师，在此通用标准基础上

提出了特殊要求：一方面，强调毕业生需深入了解乡村社区及

其教育的复杂性，明确乡村教师的角色与挑战；另一方面，注

重通过真实体验消解对乡村的偏见或幻想，增强职业认同感与

留任意愿。[9]标准体现了对乡村情境适应能力的重视。

2.3系统整合的课程设置

澳大利亚通过系列研究项目，如为农村准备教师模型（见

表 1），构建了系统化的乡村教师职前课程体系。该模型整合

了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：时间维度覆盖职前教育全过程（课程、

实习、反馈）；空间维度则融入农村学校、社区与教室等多重

场域。[10]课程模块设计循序渐进，从了解农村、了解农村社区

/学校/教师/学生的知识准备，过渡到专业实习的实践环节，最

终指向到农村任教的适应能力培养，旨在系统性塑造职前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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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乡村认知、情感与能力。

表 1 澳大利亚“为农村准备教师”模型

模块一：课程

准备

主题一：了解农村
了解真实的澳大利亚

农村

主题二：了解农村社区 培养农村地方意识

主题三：了解农村学校
全面理解农村学校的

工作

主题四：了解农村教师
树立正确的农村教师

身份与工作的观念

主题五:了解农村学生

的学习与教室环境

理解农村学校一线的

课程与教学情况

模块二：专业

实习
主题六：专业实习

培养对农村教育工作

的责任感与动机

模块三：到农

村任教
主题七：到农村任教 更快地适应农村

2.4深入乡村的教学实践

澳大利亚将教学实践视为培养乡村教师的关键，主要形式

包括短期体验与长期实习。短期体验（约 5天）侧重于对乡村

学校与社区的实地考察；长期实习（一学期或一学年）则强调

沉浸式体验，促进乡村意识与教育情怀的深度养成。[6][7]实践

安排注重基础，通常在学生具备一定乡村认知后开展。如表 1

所示，澳大利亚乡村教师职前培养中的实践阶段多安排在职前

教师对乡村地区有了一定了解的基础之上。例如，TERRR

Network项目组织学生深入偏远乡村，全天候融入当地环境，

并通过访问不同条件的学校、与偏远地区教师远程对话等方

式，全面了解乡村教育的多样性与现实挑战。[13]

2.5衔接标准的评价体系

自 21世纪以来，由于对农村地区教师质量提升的迫切要

求，澳大利亚教师认证标准中增加了农村教学知识，毕业标准

中增加了关于农村教育相关的课程，有效监督职前培养质量。

[14]澳大利亚乡村教师职前培养的评价体系与培养标准之间有

着密切的联系，各州以国家教师职前培养标准为基础，出台了

与本州更相符合的教师职前培养标准，以便更好地满足乡村教

师职前培养的需要。澳大利亚对于乡村职前教师的评价也从专

业知识、专业实践以及专业参与三个方面出发，与培养标准相

契合。

3 澳大利亚乡村教师职前培养机制的启示

3.1注重乡村教师职前培养

澳大利亚乡村教师职前培养强调从大学课程设置、专业实

习等环节入手，通过提升从教动机与责任感、增强专业技能、

培养乡村归属感等软性因素，吸引学生自愿服务乡村。其特点

在于不强制派遣，而是通过普遍接触与了解乡村，使愿意赴乡

村任教的毕业生具备相应的适应能力与教育策略。[15]我国目前

缺乏专门的乡村教师职前培养课程，依赖“免费师范生”“定

向培养”等政策，但存在违约可能且生源多局限于乡村学生。

单纯依靠政策吸引难以让教师真正扎根乡村，亟需建立系统的

职前培养机制，从源头上增强教师对乡村的认同与服务意愿，

从而兼顾乡村教师数量与质量。

3.2课程中纳入乡村元素

澳大利亚注重在教师教育中融入乡村体验，提高学生投身

乡村的主观意愿和乡村归属感，更侧重学生内在观念的改变，

而非外在规定性。[16]相比之下，在我国当下培养乡村教师最主

要的机构——地方高师院校的职前教师教育中，没有一所在其

教师教育课程中设置关于在乡村从教的任何课程。乡村具有独

特的社会、文化与自然特征，乡村振兴离不开教育的特色化发

展。若职前培养中缺乏乡村元素，教师将来难以开发和利用乡

土教育资源，易导致乡村教育失去其本色。因此，有必要在课

程中系统引入乡村社会、文化及教育相关知识，帮助未来教师

理解乡村、融入乡村。

3.3实践扩展到乡村地区

澳大利亚重视让职前教师深入农村学校与社区，熟悉环

境、增强联系、减少隔阂。我国 26所高师院校的教师教育培

养方案中，实践教学的安排中没有一所高校有专门的乡村实践

的安排。[17]这使得学生对乡村教育实际缺乏感知，就业后难以

适应。教学实践作为职前培养的核心环节，应当突破城市局限，

组织学生进入乡村学校开展教学实践，与乡村学生互动，帮助

师范生在真实场景中形成对乡村教育的情感联结。

3.4评价加强多维性

澳大利亚通过评价任务、多元主体、系统规则等方面构建

了细致的实习评价框架。教育实习关注的是主体已习得的知识

与技能在鲜活教育场域中的实际运用，本质上属于表现性目

标，对该目标实现效度的评估，离不开表现性评价的融入。[18]

我国应在评价中纳入乡村教育相关内容，并推动多主体共同参

与评价过程。评价维度除专业知识外，还应重视专业实践与专

业参与，注重与教师专业标准相衔接，通过多元、规范的评价

体系提升培养质量，避免单一评价带来的局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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